
公
曆
每
年
的
九
月
七
日
或
八
日
是
白
露
節
氣
，
太
陽
正
值

處
於
黃
經
一
六
五
度
。
《
月
令
七
十
二
候
集
解
》
中
說
：
﹁八

月
節
，
秋
屬
金
，
金
色
白
，
陰
氣
漸
重
，
露
凝
而
白
也
。
﹂
白

露
表
示
氣
溫
下
降
快
、
濕
度
尚
大
、
多
露
水
、
且
陰
氣
漸
重
，

露
水
亦
開
始
結
霜
。
我
國
古
代
將
白
露
分
為
三
候
：
﹁一
候
鴻

雁
來
，
二
候
玄
鳥
歸
，
三
候
群
鳥
養
羞
。
﹂
就
是
說
鴻
雁
與
燕

子
等
候
鳥
南
飛
避
寒
，
百
鳥
亦
開
始
儲
備
食
物
以
過
冬
，
因
此

白
露
實
際
上
就
是
天
氣
轉
涼
的
象
徵
。

露
是
由
於
溫
度
降
低
，
水
氣
在
地
面
或
近
地
物
體
上
凝
結

而
成
的
水
珠
。
這
時
，
人
們
就
會
明
顯
地
感
受
到
炎
熱
的
夏
天

已
過
去
，
秋
爽
的
天
氣
已
經
到
來
。
白
天
的
氣
溫
雖
然
可
高
達

攝
氏
三
十
八
度
，
但
是
夜
晚
之
後
，
就
可
以
下
降
到
二
十
幾
度

，
溫
差
可
以
是
相
差
十
幾
度
之
多
。
如
果
空
氣
降
低
到
攝
氏
零

度
左
右
，
透
明
的
露
水
凝
結
為
固
體
，
一
粒
粒
硬
硬
的
，
那
就

是
霜
了
；
只
有
當
溫
度
大
約
到
了
攝
氏
四
、
五
度
的
時
候
，
露

水
還
未
變
霜
，
表
面
卻
隱
約
有
一
層
白
色
薄
膜
，
露
珠
的
中
心

還
是
水
份
，
這
個
時
候
的
露
水
，
便
叫
做
﹁白
露
﹂
。
要
成
就

﹁白
露
﹂
，
溫
度
要
掌
握
很
精
準
，
再
冷
一
點
，
便
成
了
﹁霜

﹂
；
熱
些
呢
，
則
只
是
露
水
，
成
不
了
﹁白
露
﹂
。

白
露
是
收
穫
的
季
節
，
也
是
播
種
的
季
節
。
富
饒
遼
闊
的

東
北
平
原
開
始
收
穫
穀
子
，
大
豆
和
高
粱
，
華
北
地
區
秋
收
作

物
成
熟
，
大
江
南
北
的
棉
花
正
在
吐
絮
，
進
入
全
面
分
批
採
收

的
季
節
。
農
民
最
怕
﹁白
露
﹂
日
起
風
，
農
諺
有
﹁白
露
日
東

北
風
，
十
個
鈴
子
九
個
膿
；
白
露
日
西
北
風
，
十
個
鈴
子
九
個

空
﹂
。
鈴
子
，
即
錦
桃
。
颳
了
風
，
桃
子
的
收
成
便
不
好
。
農

家
又
怕
﹁白
露
﹂
日
下
雨
，
俗
諺
說
﹁白
露
日
落
雨
，
到
一
處

壞
一
處
﹂
，
農
民
說
白
露
日
下
雨
，
蔬
菜
會
變
苦
，
稻
子
會
生

蟲
蛀
空
，
影
響
收
成
。
不
過
，
如
果
﹁白
露
﹂

這
一
天
有
霧
的
話
，
則
稻
子
容
易
結
實
，
就
會

有
好
收
成
。
總
之
，
對
於
農
民
來
說
，
﹁白
露

﹂
這
一
天
天
氣
晴
朗
便
再
好
不
過
了
。
在
這
些

諺
語
中
，
看
出
農
民
對
﹁白
露
﹂
的
重
視
。

家
裡
有
種
桂
花
的
人
家
，
相
信
一
定
會
很

歡
迎
﹁白
露
﹂
到
來
。
因
為
﹁白
露
﹂
一
到
，

也
是
桂
花
飄
香
之
時
，
桂
花
獨
特
的
清
香
，
往

往
能
使
人
精
神
一
振
。
秋
天
也
是
很
多
果
實
成

熟
之
時
，
這
個
時
候
的
柿
子
、
水
梨
和
白
筍
等

，
都
是
當
造
之
時
，
美
味
又
鮮
嫩
，
這
個
時
候

吃
最
為
合
時
。

白
露
是
一
個
非
常
詩
情

畫
意
的
詞
語
。
文
學
上
，
有

不
少
篇
章
是
描
寫
﹁白
露
﹂

的
，
杜
甫
便
有
一
詩
叫
做

《
白
露
》
—
—
﹁白
露
團
甘

子
，
清
晨
散
馬
啼
。
圃
開
連

石
樹
，
船
渡
入
江
溪
。
憑
幾

看
魚
樂
，
迴
鞭
急
鳥
棲
。
漸
知
秋
實
美
，
幽
徑

恐
多
蹊
﹂
。
這
首
詩
描
寫
秋
天
的
意
境
，
以
葉

上
的
白
露
清
晨
時
份
散
於
馬
蹄
下
開
始
，
至
看

見
秋
天
的
豐
實
美
境
，
擔
心
幽
徑
蹊
路
過
多
收

結
。
杜
甫
筆
下
的
秋
天
，
意
境
清
涼
淒
美
。

《
詩
經
．
蒹
葭
》
亦
有
以
白
露
為
題
材
的

愛
情
詩
：
﹁蒹
葭
蒼
蒼
，
白
露
為
霜
。
所
謂
伊

人
，
在
水
一
方
。
遡
洄
從
之
，
道
阻
且
長
。
遡

游
從
之
，
宛
在
水
中
央
。
蒹
葭
萋
萋
，
白
露
未

晞
。
所
謂
伊
人
，
在
水
之
湄
。
遡
洄
從
之
，
道

阻
且
躋
。
遡
游
從
之
，
宛
在
水
中
坻
。
蒹
葭
采

采
，
白
露
未
已
。
所
謂
伊
人
，
在
水
之
涘
。
遡
洄
從
之
，
道

阻
且
右
。
遡
游
從
之
，
宛
在
水
中
沚
。
﹂
整
首
詩
藉
着
蘆
葦
與

白
露
起
興
，
勾
勒
出
一
幅
朦
朧
的
意
境
，
反
襯
出
主
人
公
那
種

癡
迷
的
心
情
，
使
整
個
詩
篇
蒙
上
了
一
片
迷
惘
與
感
傷
的
情

調
。

白
露
節
有
﹁太
陰
旦
﹂
，
與
中
秋
節
同
為
農
曆
八
月
十
五

（
有
說
中
秋
節
是
源
於
太
陰
旦
）
，
相
傳
嫦
娥
吃
下
仙
丹
，
突

然
身
輕
如
燕
，
飄
飄
然
向
月
宮
騰
空
飛
去
，
被
后
羿
發
現
，
以

箭
射
嫦
娥
，
嫦
娥
以
進
入
廣
寒
宮
，
於
是
成
了
月
神
，
稱
為

﹁明
月
之
神
﹂
或
﹁太
陰
娘
娘
。
﹂
太
陰
旦
翌
日
，
就
是
﹁齊

天
大
聖
旦
﹂
，
在
香
港
秀
茂
坪
有
重
大
的
節
慶
活
動
。
秀
茂
坪

大
聖
廟
會
在
區
內
擇
一
空
地
，
酬
神
演
戲
作
為
慶
祝
，
大
聖
更

會
降
乩
於
乩
童
來
接
受
祝
賀
。
乩
童
會
以
滾
油
抹
面
，
上
刀
梯

和
走
火
炭
以
示
聖
靈
附
身
。
據
說
大
聖
走
過
的
炭
塊
有
鎮
宅
之

用
，
不
少
善
信
都
排
隊
進
場
領
取
炭
塊
以
保
家
宅
平
安
。
另
外

，
廟
內
亦
供
奉
着
達
摩
、
八
戒
、
周
公
、
桃
花
女
等
神
靈
，
並

每
逢
初
一
、
十
五
，
都
會
應
善
信
要
求
，
通
過
﹁出
乩
﹂
來
給

善
信
指
引
。

白
露
節
氣
已
是
真
正
的
涼
爽
季
節
的
開
始
，
很
多
人
在
調

養
身
體
時
一
味
地
強
調
海
鮮
肉
類
等
營
養
品
的
進
補
，
而
忽
略

了
季
節
性
的
易
發
病
，
特
別
是
呼
吸
系
統
有
毛
病
的
人
在
飲
食

調
節
上
更
要
慎
重
，
平
時
應
少
吃
或
不
吃
魚
蝦
海
腥
、
生
冷
炙

燴
醃
菜
、
辛
辣
酸
鹹
甘
肥
的
食
物
。
此
節
氣
的
另
一
養
生
重
點

是
要
注
意
夜
晚
不
要
着
涼
，
並
加
強
鍛
鍊
身
體
，
積
極
預
防
過

敏
性
疾
病
的
發
生
。
最
後
，
在
這
個
節
氣
裡
，
你
可
以
看
到
應

景
的
月
餅
紛
紛
上
市
，
甜
的
、
鹹
的
，
各
種
口
味
任
君
挑
選
，

但
切
記
多
吃
是
會
壞
肚
皮
的
。

我
國
廣
袤
的
土
地
上
有
着
無
數
的
古
墳
塚
，
其
中
能
稱
陵
者
絕
大
多
數
都
是
帝
王
們

的
，
號
為
陵
寢
。
古
代
帝
王
們
不
但
生
前
權
極
一
時
，
享
盡
人
間
榮
華
富
貴
，
還
夢
想
死

後
也
能
在
陰
間
為
帝
為
王
，
因
此
他
們
全
都
為
自
己
或
由
其
繼
任
的
子
嗣
為
自
己
建
造
了

規
模
宏
大
陵
寢
，
並
以
無
數
的
金
銀
財
寶
陪
葬
於
墓
內
。
由
於
這
大
量
財
寶
的
堆
積
，
使

得
帝
王
們
十
分
懼
怕
陵
墓
被
盜
，
因
而
在
防
盜
陵
方
面
很
是
下
了
一
番
工
夫
。

帝
王
們
防
盜
陵
的
第
一
招
便
是
在
陵
的
結
構
上
下
工
夫
，
他
們
的
陵
無
一
不
是
修
建

得
非
常
堅
固
的
。
像
明
清
皇
陵
均
築
有
以
糯
米
汁
和
石
灰
漿
抹
縫
，
用
條
石
砌
就
的
金
剛

牆
（
墓
的
外
牆
）
；
在
墓
道
中
還
設
置
了
重
重
厚
達
三
寸
以
上
的
石
門
，
並
以
條
石
抵
死

。
更
絕
的
是
有
些
陵
還
在
金
剛
牆
外
填
以
流
沙
層
，
由
於
流
沙
鬆
散
，
若
一
處
被
挖
，
則

別
處
的
沙
會
迅
速
湧
過
來
，
這
無
疑
大
大
增
加
了
盜
掘
的
難
度
。

當
帝
王
或
其
後
人
掌
權
時
，
他
們
還
將
陵
寢
附
近
劃
為
禁
區
，
以
重
兵
守
衛
，
並
立

法
嚴
懲
擅
入
者
，
這
是
防
盜
陵
的
又
一
個
重
要
舉
措
。
例
如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的
孝
陵
附
近
就
有
明
政
府
設
立
的
孝
陵
衛
，
屯
有
精
兵
達
五
千
六

百
之
多
，
在
《
孝
陵
禁
約
碑
》
上
刻
有
私
人
禁
區
﹁杖
一
百
﹂
，
盜
伐

陵
區
林
木
﹁杖
一
百
，
徒
三
年
﹂
，
﹁牆
垣
內
樹
木
，
敢
有
擅
自
砍
伐

者
，
正
犯
處
死
﹂
等
苛
刑
條
款
。
明
嘉
靖
年
間
還
發
生
過
南
京
守
備
徐

鵬
舉
因
有
人
私
伐
孝
陵
旁
樹
木
而
遭
刑
部
參
劾
的
事
。

連
嚇
帶
騙
是
帝
王
們
防
盜
陵
的
又
一
個
措
施
，
這
主
要
包
括
兩
個

方
面
：
一
是
發
毒
咒
，
以
最
惡
毒
的
語
言
詛
咒
敢
於
盜
陵
者
不
得
好
死

，
例
如
山
東
一
處
漢
代
蕃
王
陵
的
墓
碑
上
就
刻
有
﹁諸
敢
發
我
丘
者
，

令
絕
毋
戶
後
。
﹂
二
是
在
陵
中
設
置
防
盜
機
關
，
如
弓
弩
、
陷
阱
等
。

據
說
在
發
掘
明
神
宗
的
定
陵
地
宮
時
，
曾
發
現
了
一
枝
搭
在
鋼
索
上
的

箭
鏃
。
只
可
惜
歷
經
三
百
多
年
的
時
光
，
箭
已
與
弦
（
即
鋼
索
）
鏽
在

了
一
起
，
根
本
射
不
出
；
否
則
，
一
旦
射
出
，
洞
穿
數
人
當
無
問
題
。

不
過
再
惡
毒
的
咒
語
，
再
兇
險
的
機
關
也
擋
不
住
巨
額
財
富
對
人
們
的

誘
惑
，
盜
陵
事
件
自
古
以
來
就
沒
斷
過
。

布
置
疑
塚
是
較
為
有
效
的
防
盜
陵
方
法
，
其

中
最
典
型
的
一
例
便
是
三
國
時
曹
操
設
置
的
七
十

二
塚
。
在
曹
操
的
棺
椁
出
殯
時
是
七
十
二
支
送
葬

隊
同
時
奔
向
七
十
二
塚
的
。
這
樣
，
直
到
今
天
，

人
們
對
曹
的
真
墳
究
竟
在
何
處
，
仍
是
不
得
而
知

。
有
人
甚
至
認
為
那
七
十
二
塚
可
能
全
是
假
的
，

真
墳
可
能
另
葬
於
他
處
。

秘
葬
或
許
是
古
帝
王
們
防
盜
陵
的
最
為
有
效

方
法
。
所
謂
秘
葬
，
那
就
是
不
事
張
揚
，
悄
悄
入
葬
。
在
這
方
面
，
做

得
最
典
型
的
要
算
蒙
元
帝
王
們
了
。
他
們
入
葬
時
，
是
在
下
葬
並
蓋
上

土
後
，
以
群
馬
踏
亂
原
先
的
地
貌
，
再
植
草
於
其
上
，
並
牽
來
一
頭
帶

子
駱
駝
的
母
駝
，
當
着
母
駝
的
面
將
小
駝
宰
殺
，
也
葬
於
此
處
。
最
後

留
下
數
百
乃
至
千
餘
人
看
守
。
待
翌
年
青
草
長
出
，
墓
地
與
周
圍
草
原

的
地
貌
融
合
後
，
即
將
守
墓
人
馬
撤
去
。
需
要
祭
奠
時
，
則
以
那
頭
母

駝
引
路
到
墓
地
。
一
旦
母
駝
死
去
，
便
再
無
人
知
道
墓
的
確
切
位
置
了

。
因
採
用
這
種
入
葬
方
法
，
使
得
元
代
帝
王
們
的
陵
寢
至
今
竟
無
一
處

被
發
現
。
現
存
的
元
太
祖
成
吉
思
汗
陵
也
只
是
一
座
衣
冠
塚
。

儘
管
古
代
帝
王
們
為
防
盜
陵
，
在
造
陵
及
防
盜
上
絞
盡
了
腦
汁
，

下
足
了
工
夫
。
但
是
盜
陵
事
件
仍
層
出
不
窮
，
防
不
勝
防
—
—
挖
地
道

潛
入
墓
內
偷
盜
者
有
之
，
利
用
時
局
混
亂
，
明
火
執
杖
挖
墓
者
亦
有
之

。
這
當
中
最
令
世
人
瞠
目
的
就
是
民
國
初
年
軍
閥
孫
殿
英
盜
乾
隆
及
慈

禧
陵
墓
事
件
。
當
時
孫
以
軍
事
演
習
為
名
，
將
陵
區
封
鎖
，
令
工
兵
用

炸
藥
把
陵
炸
開
，
盡
捲
其
中
的
陪
葬
寶
物
。
孫
殿
英
所
部
的
這
種
行
徑

旋
即
在
國
內
引
起
了
軒
然
大
波
，
孫
後
來
是
以
所
竊
寶
物
上
下
打
點
，
方
才
使
此
事
不
了

了
之
的
。

到
了
二
十
世
紀
七
八
十
年
代
以
後
，
高
度
發
達
的
科
學
技
術
，
如
衛
星
遙
感
、
超
星

波
定
位
、
X
線
探
測
等
，
已
然
使
得
對
古
陵
墓
位
置
的
測
定
變
得
易
如
反
掌
，
即
便
是
包

括
秘
葬
在
內
的
那
些
目
前
尚
未
為
人
發
現
的
古
陵
，
若
不
計
成
本
，
利
用
現
代
高
科
技
手

段
，
對
大
地
進
行
全
面
探
查
，
也
是
可
以
找
到
的
。
當
然
，
現
代
人
探
尋
古
陵
，
更
多
的

是
為
了
保
護
古
文
物
。
如
在
我
國
，
儘
管
對
秦
始
皇
陵
、
唐
高
宗
與
武
則
天
合
葬
的
乾
陵

已
經
定
位
，
但
因
考
慮
到
以
現
有
技
術
難
以
對
陵
墓
中
的
文
物
實
施
有
效
保
護
，
故
政
府

決
定
對
它
們
暫
不
發
掘
。
而
一
旦
條
件
成
熟
，
則
開
挖
就
是
遲
早
的
事
了
，
當
然
這
與
盜

陵
是
決
不
能
同
日
而
語
的
。
即
便
如
此
，
對
於
長
眠
於
地
下
，
不
願
為
後
人
打
擾
的
古
代

帝
王
們
來
說
，
這
恐
怕
是
他
們
始
料
未
及
，
並
且
也
不
願
看
到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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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我
發
現
了
一
個

生
活
的
﹁絕
招
﹂
，
那
就

是
和
比
自
己
窮
的
人
比

﹁
富
﹂
。
結
果
不
僅
感

到
了
滿
足
，
也
找
到
了

快
樂
。其

一
，
和
沒
有
固
定

工
作
的
人
比
工
作
。
一
次

下
鄉
，
在
一
個
鎮
政
府
的
食
堂
吃
飯
。
桌
子
上
擺

滿
了
大
魚
大
肉
，
鎮
上
的
官
員
一
再
勸
我
們
多
吃

多
喝
。
但
這
時
我
卻
突
然
發
現
，
食
堂
裡
那
個
做

飯
的
，
竟
然
是
我
們
初
中
的
同
班
同
學
。
於
是
我

喊
他
一
塊
來
坐
，
可
他
說
什
麼
也
不
肯
，
顯
然
是

沒
有
這
個
習
慣
。
他
把
做
好
的
飯
菜
端
上
來
以
後

，
就
趕
緊
轉
身
走
了
。
而
且
一
直
到
我
離
開
，
再

也
沒
有
露
面
。
這
個
同
學
不
僅
學
習
成
績
比
我
優

秀
，
而
且
處
事
為
人
非
常
得
體
。
所
以
一
直
是
他

當
班
長
，
我
當
副
班
長
。
當
時
我
曾
經
預
言
，
他

將
來
一
定
是
﹁當
官
的
料
﹂
。
可
萬
萬
沒
有
想
到

，
陰
錯
陽
差
，
多
年
之
後
，
我
在
縣
裡
當
了
公
務

員
，
他
卻
成
了
鎮
政
府
食
堂
的
農
民
工
。
所
以
每

當
想
起
他
的
時
候
，
我
就
產
生
一
種
優
越
感
，
覺

得
自
己
的
一
生
實
在
榮
幸
。

其
二
，
和
收
入
低
的
人
比
收
入
。
不
少
人
都

抱
怨
自
己
收
入
低
，
其
實
隨
便
往
周
圍
看
一
下
，

就
會
發
現
很
多
比
自
己
收
入
更
低
的
人
。
前
幾
天

碰
到
一
個
老
鄰
居
，
剛
搬
到
一
起
住
的
時
候
，
他

在
商
業
部
門
工
作
，
我
在
政
府
機
關
工
作
，
他
的

月
工
資
是
三
十
六
元
，
我
的
月
工
資
是
三
十
五
元

。
沒
想
到
，
現
在
我
的
月
工
資
漲
到
二
千
九
百
元

，
而
他
卻
只
有
一
千
二
百
元
，
還
不
到
我
的
一
半

。
由
此
我
發
現
一
個
可
以
使
人
滿
足
和
快
樂
的

﹁心
理
療
法
﹂
，
如
果
你
有
獎
金
，
就
和
沒
有
獎

金
的
人
比
；
如
果
你
是
財
政
開
支
，
就
和
不
是
財

政
開
支
的
人
比
；
如
果
你
的
工
資
能
夠
按
時
發
放

，
就
和
不
能
按
時
發
放
的
人
比
；
如
果
你
一
個
月

收
入
兩
千
元
，
就
和
收
入
一
千
元
的
人
比
。
這
樣

你
就
不
會
感
到
苦
惱
和
委
屈
了
。

其
三
，
和
沒
有
買
房
的
人
比
買
房
。
兩
年
前

，
我
給
兒
子
在
城
裡
買
了
一
套
期
房
，
六
千
元
一

平
米
。
當
時
覺
得
非
常
貴
，
所
以
只
能
要
一
套
小

兩
居
，
而
且
還
得
當
﹁房
奴
﹂
。
半
年
以
後
，
我

去
看
建
設
進
度
，
遇
到
一
個
新
的
買
房
戶
，
我
問

她
：
﹁你
買
這
房
子
多
少
錢
一
平
米
？
﹂
她
說
：

﹁八
千
元
。
﹂
我
一
聽
，
甭
提
心
裡
多
高
興
。
一

平
米
漲
了
二
千
元
，
我
家
那
八
十
平
米
，
不
等
於

﹁淨
賺
﹂
了
十
六
萬
元
嗎
？
以
後
每
當
碰
到
那
個

城
市
的
人
，
我
就
會
問
：
﹁你
家
買
房
了
嗎
？
現

在
住
多
大
的
房
子
？
﹂
倘
若
對
方
說
﹁買
不
起
房

，
一
家
幾
口
仍
然
住
四
五
十
平
米
的
舊
居
裡
﹂
時

，
我
就
感
到
莫
名
的
滿
足
。

其
四
，
和
沒
有
買
車
的
人
比
買
車
。
我
不
會

開
車
，
也
沒
有
買
車
，
但
我
能
感
覺
出
那
些
有
車

人
的
神
氣
。
開
着
車
上
班
下
班
，
圖
的
不
僅
是
方

便
，
更
重
要
的
是
氣
派
。
在
大
街
上
，
經
常
看
到

一
些
開
車
人
，
故
意
把
車
停
在
人
多
的
地
方
，
然

後
搖
開
車
窗
，
或
者
一
條
腿
站
在
車
外
，
一
條
腿

掛
在
車
內
，
和
對
面
來
的
另
一
個
開
車
人
聊
天
。

他
們
的
標
準
動
作
，
是
在
下
車
以
後
，
關
上
車
門

，
走
開
三
五
步
，
再
按
電
子
鎖
開
關
。
那
感
覺
，

就
像
一
個
富
翁
站
在
一
堆
窮
人
之
間
，
當
然
，
最

愜
意
的
，
還
是
那
些
有
車
的
女
人
。
漂
亮
的
車
子

，
入
時
的
裝
束
，
在
大
街
上
緩
緩
行
駛
。
遇
到
熟

人
，
或
輕
輕
按
一
聲
喇
叭
，
或
者
按
下
車
窗
打
個

招
呼
，
真
是
﹁爽
極
了
﹂
。
所
以
我
猜
想
，
有
車

就
有
自
信
心
。

我
的
一
個
朋
友
，
曾
講
過
這
樣
一
段
話
：

﹁往
前
看
，
很
多
能
力
不
如
我
、
付
出
不
如
我
、

貢
獻
不
如
我
的
人
，
錢
卻
比
我
多
，
官
卻
比
我
大

，
我
很
羨
慕
；
往
後
看
，
很
多
能
力
超
過
我
、
付

出
超
過
我
、
貢
獻
超
過
我
的
人
，
錢
卻
比
我
少
，

官
卻
比
我
小
，
我
很
榮
幸
。
﹂
當
你
沒
有
能
力
改

變
現
實
的
時
候
，
你
就
只
能
接
受
現
實
。
﹁幸
運

﹂
總
是
降
臨
在
少
數
人
的
頭
上
，
每
個
感
到
﹁不

幸
﹂
的
人
，
只
能
從
比
自
己
更
﹁不
幸
﹂
的
人
身

上
，
找
到
安
慰
和
快
樂
。

中
國
報
紙
有
﹁號
外
報
﹂
，
自
十
九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始
。
何
謂
報
紙
的
﹁號
外
報
﹂

？
《
辭
海
》
是
這
樣
解
釋
的
：
﹁定
期
出
版

的
報
刊
在
前
一
期
已
經
出
版
，
後
一
期
尚
未

出
版
的
一
段
時
間
內
，
對
發
生
的
重
大
新
聞

和
特
殊
事
件
，
為
迅
速
及
時
地
向
讀
者
報
道

而
臨
時
編
印
發
行
的
報
刊
，
因
不
列
入
原
有

的
編
號
，
故
名
。
﹂
據
史
料
記
載
，
中
國
報
紙
的
﹁號
外
報
﹂

，
始
於
上
海
《
申
報
》
在
一
八
八
四
年
八
月
間
出
版
的
﹁號
外

報
﹂
。《

大
公
報
》
自
一
九
○
二
年
六
月
一
七
日
創
刊
於
天
津
，

目
前
與
之
薪
火
相
傳
的
香
港
《
大
公
報
》
仍
在
出
版
。
在
一
百

零
六
年
的
歷
史
上
，
《
大
公
報
》
到
底
出
版
過
多
少
﹁號
外
報

﹂
，
恐
怕
誰
也
說
不
清
，
也
很
難
統
計
得
清
楚
。

最
近
，
筆
者
在
北
京
國
家
圖
書
館
報
刊
閱
覽
室
翻
閱
各
個

歷
史
時
期
的
《
大
公
報
》
，
找
到
十
幾
份
﹁號
外
報
﹂
，
十
分

珍
貴
。
這
十
幾
份
﹁號
外
報
﹂
，
絕
不
是
《
大
公
報
》
出
版
的

﹁號
外
報
﹂
的
全
部
，
僅
是
小
小
一
部
分
吧
。

《
大
公
報
》
的
歷
史
分
為
四
個
階
段
：
第
一
階
段
：
即
英

斂
之
時
代
（
一
九
○
二
年
六
月
至
一
九
一
六
年
九
月
）
；
第
二

階
段
：
即
王
郅
隆
時
代
（
一
九
一
六
年
九
月
至
一
九
二
五
年
一

一
月
）
；
第
三
階
段
：
即
新
記
《
大
公
報
》
時
代
（
一
九
二
六

年
九
月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
，
由
吳
鼎
昌
、
胡
政
之
、
張
季

鸞
、
王
芸
生
先
後
主
持
，
相
繼
有
天
津
、
上
海
、
漢
口
、
重
慶

、
香
港
、
桂
林
《
大
公
報
》
；
第
四
階
段
，
即
新
中
國
成
立

（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
至
今
，
先
後
出
版
上
海
、
北
京
《
大
公

報
》
及
香
港
《
大
公
報
》
；
天
津
《
大
公
報
》
停
刊
後
，
還
以

《
進
步
日
報
》
的
名
義
，
出
版
過
幾
年
。
在
各
個
歷
史
時
期
的

《
大
公
報
》
，
都
出
版
過
﹁號
外
報
﹂
。
按
照
上
述
《
大
公
報

》
的
四
個
階
段
，
筆
者
分
別
記
述
所
看
到
的
﹁號
外
報
﹂
。

在
英
斂
之
時
代
的
《
大
公
報
》
，
筆
者
只
找
到
一
份
﹁號

外
報
﹂
，
是
一
九
一
六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出
版
的
。
一
九
一
六
年

五
月
一
日
，
兩
廣
護
國
軍
都
司
令
部
成
立
；
五
月
七
日
，
護
國

軍
政
府
設
立
軍
務
部
，
宣
布
黎
元
洪
為
民
國
大
總
統
，
與
北
洋

軍
閥
相
抗
衡
，
繼
續
討
袁
戰
爭
。
五
月
十
二
日
《
大
公
報
》
出

版
的
﹁號
外
報
﹂
，
標
題
為
《
袁
世
凱
威
靈
掃
地
》
。

在
王
郅
隆
時
代
的
《
大
公
報
》
，
筆
者
也
只
找
到
一
份

﹁號
外
報
﹂
，
是
一
九
一
七
年
七
月
五
日
出
版
的
﹁號
外
報
﹂

，
其
標
題
《
討
逆
之
師
起
矣
》
，
報
道
了
段
祺
瑞
在
天
津
馬
廠

誓
師
，
反
對
張
勳
復
辟
。

在
新
記
《
大
公
報
》
時
代
，
筆
者
匆
匆
翻
閱
，
找
到
六
份

﹁號
外
報
﹂
。
第
一
份
是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出
版
的

﹁號
外
報
﹂
，
其
標
題
《
北
平
第
二
次
大
示
威
運
動
》
。
主
要

記
述
繼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北
平
大
中
小
學
生
聯
合
抗
日

救
亡
遊
行
請
願
之
後
，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北
平
學
生
再
次
舉
行
規

模
更
大
的
示
威
遊
行
，
遭
到
了
軍
警
的
包
圍
，
有
的
學
生
被
打

得
頭
破
血
流
，
無
罪
拘
捕
。
這
份
﹁號
外
報
﹂
的
出
版
，
是
對

愛
國
學
生
遊
行
的
有
力
支
持
。
第
二
份
是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十

日
出
版
的
﹁號
外
報
﹂
，
其
標
題
為
《
哈
哈
哈

日
本
人
吃
原

子
彈
啦
》
，
副
標
題
為
《
廣
島
被
炸
後
幾
乎
全
部
夷
為
平
地
》

，
報
道
美
軍
向
日
本
廣
島
投
擲
原
子
彈
，
預
示
着
日
軍
的
徹
底

失
敗
。
第
三
份
是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出
版
的
﹁號
外

報
﹂
，
其
標
題
是
《
蔣
總
統
昨
宣
布
引
退
，
李
副
總
統
代
行
職

權
》
，
副
標
題
《
總
統
專
機
離
南
京
昨
飛
抵
杭
州
》
。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二
一
日
，
中
華
民
國
總
統
蔣
介
石
以
﹁因
故
不
能
視

事
﹂
為
名
，
宣
布
引
退
；
李
宗
仁
接
受
﹁代
理
﹂
總
統
。
二
十

二
日
，
李
宗
仁
發
表
文
告
，
宣
布
就
職
，
並
表
示
願
意
與
中
共

開
始
和
平
談
判
。
第
四
份
是
一
九
四
九
年
三
月
二
日
出
版
的

﹁號
外
報
﹂
，
其
標
題
《
解
放
軍
平
津
前
線
司
令
部
宣
布
，
改

編
平
郊
國
民
黨
軍
方
案
》
。
第
五
份
是
一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七
日

出
版
的
﹁號
外
報
﹂
，
其
標
題
《
華
北
完
全
解
放
》
。
自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
平
津
解
放
後
，
國
民
黨
軍
隊
在
華
北
不
斷
潰
散

，
至
五
月
七
日
華
北
完
全
解
放
，
為
全
國
的
解
放
打
下
基
礎
。

第
六
份
是
《
大
公
報
》
天
津
版
自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停

刊
後
，
津
館
同
人
以
《
進
步
日
報
》
之
名
出
版
的
﹁號
外
報
﹂

（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二
九
日
出
版
）
，
其
標
題
為
《
毛
主
席
朱

總
司
令
覆
電
陶
峙
岳
包
爾
漢
，
勉
和
現
正
準
備
出
關
的
解
放
軍

合
作
，
實
行
新
制
度
，
為
建
設
新
新
疆
而
奮
鬥
》
。

人
民
新
中
國
成
立
至
今
，
祖
國
內
地
和
香
港
的
《
大
公
報

》
出
版
了
許
多
﹁號
外
報
﹂
，
尤
其
是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以
來

的
香
港
《
大
公
報
》
，
更
是
遇
有
重
大
事
件
，
均
有
﹁號
外
報

﹂
出
版
。
筆
者
只
舉
六
例
《
大
公
報
》
出
版
的
﹁號
外
報
﹂
，

分
述
如
次
。
第
一
份
是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一
月
九
日
出
版
的
﹁號

外
報
﹂
，
標
題
是
《
中
國
中
央
航
空
公
司
四
千
員
工
光
榮
起
義

，
宣
布
脫
離
國
民
黨
反
動
派
，
八
十
餘
架
飛
機
轉
為
人
民
所
有

》
。
第
二
份
是
一
九
五
○
年
十
月
二
日
出
版
的
﹁號
外
報
﹂
，

標
題
《
香
港
澳
門
以
無
比
歡
欣
心
情
，
慶
祝
第
一
屆
國
慶
節
》

。
第
三
、
四
、
五
、
六
份
都
是
香
港
《
大
公
報
》
為
慶
祝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而
出
版
的
﹁號
外
報
﹂
，
為

彩
色
膠
印
紙
印
刷
，
精
美
奪
目
。

台
灣
女
作
家
席
慕
蓉
一

直
念
念
不
忘
一
個
外
國
友
人

，
在
很
多
場
合
，
在
不
少
作

品
裡
，
都
提
及
過
他
。

此
人
是
一
位
瑞
士
畫
家

，
大
家
都
管
他
叫
﹁阿
克
賽

﹂
。
與
他
相
識
，
是
一
九
六

七
年
的
夏
天
，
那
時
，
席
慕
蓉
才
二
十
剛
出
頭
，

是
一
位
風
華
正
茂
的
年
輕
女
畫
家
。

阿
克
賽
出
生
於
南
斯
拉
夫
，
從
小
喜
歡
繪
畫

與
雕
刻
，
而
立
之
年
，
已
是
當
地
有
名
的
藝
術
家

了
。
之
後
，
他
移
居
瑞
士
溫
特
吐
城
，
因
一
手
精

湛
的
雕
刻
技
藝
，
聞
名
遐
邇
。
他
的
雕
刻
藝
術
帶

有
金
屬
焊
接
的
特
質
，
粗
獷
豪
放
，
流
暢
自
然
，

極
具
人
文
風
格
。

席
慕
蓉
在
溫
特
吐
城
開
畫
展
時
，
阿
克
賽
親

臨
觀
摩
。
這
位
年
逾
五
旬
的
長
者
，
十
分
欣
賞
她

的
畫
作
，
在
當
地
報
章
發
表
熱
情
洋
溢
的
文
章

推
介
，
並
熱
情
邀
請
席
慕
蓉
到
他
家
坐
而
論

﹁畫
﹂
。

在
阿
克
賽
家
中
，
席
慕
蓉
見
識
了
他
的
代
表

作
《
小
丑
的
夢
》
，
頓
時
有
強
電
來
襲
的
感
覺
，

彷
彿
周
身
被
瀰
漫
於
作
品
中
藝
術
的
顆
粒
擊
中
，

有
着
幸
福
的
疼
痛
。
這
是
一
個
能
和
正
常
人
等
量

齊
觀
的
雕
像
，
那
個
小
丑
單
腳
騎
在
一
輛
獨
輪
車

上
，
另
外
一
隻
腳
微
微
身
後
抬
起
。
為
了
保
持
平

衡
，
小
丑
上
身
向
前
傾
，
而
頭
卻
拚
命
地
向
後
仰

，
像
在
趕
路
，
又
像
是
在
追
尋
着
什
麼
。
這
個
小

丑
臉
上
帶
着
祥
和
與
歡
喜
的
色
彩
，
微
閉
着
眼
睛

，
彷
彿
做
着
一
個
悠
長
悠
長
的
夢
…
…

強
烈
的
藝
術
震
撼
，
讓
席
慕
蓉
久
久
地
在
雕

像
前
佇
立
。
見
異
國
的
女
畫
家
如
此
沉
迷
於
自
己

的
作
品
中
，
阿
克
賽
說
：
﹁你
不
覺
得
我
們
有
時

候
和
這
個
小
丑
也
沒
有
什
麼
分
別
嗎
？
﹂
這
話
，

讓
席
慕
蓉
半
天
沒
回
味
過
來
。

席
慕
蓉
由
此
感
覺
到
他
在
某
些
方
面
的
不
自

信
，
正
想
安
慰
幾
句
的
時
候
，
阿
克
賽
把
她
領
到

了
工
作
室
的
另
一
角
，
掀
開
一
塊
巨
大
的
帆
布
，

那
裡
，
是
他
替
人
雕
刻
的
墓
碑
。
他
說
：
﹁雕
刻

作
品
並
不
足
以
養
活
全
家
，
我
真
正
賴
以
生
存
的

工
作
還
是
為
人
雕
刻
墓
碑
。
一
個
藝
術
家
能
以
自

己
的
作
品
換
來
便
宜
的
幸
福
快
樂
，
已
經
是
很
難

得
的
事
了
。
﹂

那
時
，
席
慕
蓉
還
只
是
一
個
在
藝
術
上
剛
剛

起
步
的
年
輕
人
，
阿
克
賽
那
驚
人
的
一
掀
，
讓
她

看
到
了
藝
術
的
殘
酷
，
看
到
了
高
雅
藝
術
背
後
的

庸
俗
與
無
奈
。
那
一
刻
，
她
明
白
了
，
一
個
藝
術

家
可
以
，
也
必
須
同
時
面
對
兩
種
世
界
：
庸
俗
與

高
雅
。類

似
阿
克
賽
的
遭
遇
，
在
我
國
古
代
也
十
分

普
遍
，
一
些
文
人
雅
士
，
在
堅
持
自
己
的
文
藝
創

作
的
同
時
，
也
有
替
人
寫
碑
文
的
俗
舉
。
韓
愈
、

白
居
易
、
顏
真
卿
等
著
名
的
大
家
，
都
曾
寫
過
碑

文
，
目
的
只
有
一
個
，
收
取
潤
筆
費
。
當
代
作
家

賈
平
凹
，
也
在
自
家
屋
牆
上
貼
有
一
則
﹁潤
格
告

示
﹂
，
公
開
自
己
書
畫
作
品
的
收
費
標
準
。

大
俗
大
雅
，
這
詞
兒
讀
起
來
，
讓
人
能
聞
出

其
中
的
人
間
煙
火
味
，
給
人
予
溫
馨
快
慰
的
舒
心

感
覺
。
我
一
向
不
太
喜
歡
諸
如
梵
．
高
、
曹
雪
芹

等
人
的
作
法
，
他
們
痴
情
到
不
顧
及
自
己
生
命
的

程
度
，
在
藝
術
道
路
上
悲
愴
地
奮
爭
—
—
已
然
成

為
歷
史
煙
塵
中
的
絕
響
。
那
種
窮
極
而
作
的
高
寒

之
境
，
並
不
是
人
要
過
的
生
活
，
更
不
應
該
成
為

後
代
所
有
藝
術
家
孜
孜
以
求
的
標
杆
。

人
先
得
活
着
，
好
好
地
活
着
，
才
會
有
希
望

，
才
會
有
看
得
見
的
、
料
想
不
到
的
美
好
未
來
。

在
通
往
藝
術
的
道
路
上
，
有
一
條
俗
路
—
—

為
自
己
及
自
己
愛
的
人
去
掙
錢
，
我
們
不
能
不
踏

足
無
間
，
不
可
不
行
，
它
有
時
正
是
通
向
高
雅
藝

術
殿
堂
的
最
佳
的
路
徑
。
不
要
跟
金
錢
過
不
去
，

不
要
和
生
活
作
對
，
就
像
阿
克
賽
那
樣
，
用
自
己

的
俗
世
之
舉
，
養
活
自
己
和
家
人
，
然
後
，
再
以

自
己
的
藝
術
，
去
征
服
世
界
。

對
於
藝
術
家
而
言
，
無
憂
地
生
存
，
藝
術
地

生
活
，
有
時
比
那
些
驚
世
駭
俗
的
藝
術
作
品
，
更

能
收
穫
散
落
於
日
子
裡
的
感
動
，
以
及
隱
藏
於
生

活
中
的
成
就
感
和
幸
福
感
。

有三四年了，我常常遇到
他。他總是牽着一隻西施犬，
在林蔭下走過。今天上午，我
開車回家，停下車子，踏上人
行道，一抬頭，他和他的愛犬
在眼前。不敷衍說不過去。於
是，我趨近，伸出冷冷的右手

： 「傑克，你好！」他把繩子換到左手，伸出右手來
。兩隻皺紋豐富的手聊備一格地握了握。 「看，你退
休後日子多好！每天和心愛的狗兒逛，逛完就睡覺，
喝咖啡……」

我一邊客套地說奉承話，一邊打量他。這位長相
有點像飾演過○○七占士邦的漢納利的老人，亞美尼

亞移民，在州工務局幹了三十年，離開前官拜 「領班
」。

他小聲喝斥不安分的小狗，站定，修飾得極漂亮
的小鬍子抖了抖，嘴角蹦出一句： 「好什麼好，退休
悶死人！你看到了，我只有這個伴。」我驚訝地看着
他：保養得真到家，一頭銀髮沒一根雜毛，像雪山的
高峰。肚皮倒是觸目地隆起了，上一次，造山運動沒
那麼壯觀。即使他提到 「伴」，我也不敢問及他的
「另一半」。 「身體這麼棒，去旅遊嘛！」 「哈哈，

是啊，我去的，南三藩市、市場街，金門大橋那邊的
『傻傻旅途』……」呵，他的活動半徑只有幾英里。
「回過老家沒？」 「回去幹嗎？親人早死光了。」我

無言以對。 「我呀，只能愛家裡那張床。」他使勁扯

扯繩子，小狗跑過來，他趁勢揚了揚手，和我告別。
我曉得，從一開始，彼此都是勉為其難地客套着。

我遠遠看着，白髮、白鬍子和白狗，緩緩融進草
地裡的白色金線菊叢。忽然想起二十年前的肥皂劇
《奇幻人間》：律師樓的某中年職員，年年月月坐火
車上班，他恨死了枯燥的工作，卻不敢辭職。在車上
，他屢屢夢見一個叫 「慰樂畢」的迷人小鎮。鎮民向
他招手，他十分動心，但拒絕了。

有一次，他鬱鬱不樂坐在車上，再度經過這個桃
花源般的小鎮，終於決然地下車。次日，報上刊載：
有人跳車，被輾死。運屍體的靈車，來自 「慰樂畢」
殯儀館。 「慰樂畢」，是退休的人生，還是靈車？我
答不出。

古陵防盜 季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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